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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样精美
商代牺首兽面纹青铜圆尊，于1999

年在六安市委党校礼堂施工工地出土，
口径60.5厘米，腹径39.8厘米，底径36
厘米，高 70 厘米。其为大敞口，故常被
称为大口尊，长直颈，宽折肩，直腹，平
底，高圈足。如果用它的腹高加圈足高
的和，除以其通高，所得的值是0.614，这
个数值与著名的“0.618 黄金分割比例”
相差无几，所以其显得格外舒展、精美。

这类晚商时期的大口尊是长江流
域具有自身特点的青铜器，在淮河流域
发现尚为首次。

纹饰神秘
这件牺首兽面纹青铜圆尊颈下部

饰三周凸弦纹，肩部圆雕三牛首、三扁
身立鸟并浮雕三对夔龙纹。腹部、足部
各饰三组浮雕兽面纹，每组兽面纹以一
道扉棱相隔，以云雷纹为地，足根部有
三个不规则方形镂孔，更增神秘色彩。
据悉，此类纹饰往往与古代中国的图腾
崇拜、巫术传说等相关联。专家推测大
口尊可能为当时皖西地区的祭祀重器，
其纹饰蕴含了商代社会、宗教、政治等
诸多文化信息。

修复艰难
让破碎锈蚀的文物延续生命，让今

人依据文物对古代文化进行发掘深耕，
正是皖西博物馆保管员顾岩所一直经
历的事。

顾岩经历了大口尊的两次修复历
程，据其回忆，刚出土时这件青铜圆尊
的口部与足部严重残损、变形，器身被
大面积土锈覆盖，多处裂隙、孔洞让它
看起来满是伤痕。皖西博物馆于 2000

年和 2008 年先后两次邀请我国青铜器
修复南派传人金学刚和他的徒弟靳鹏
对其进行保护、修复。

“最考验心性的活就是清理土锈。
大口尊的表面硬结物只能物理去除，用
小竹筷、竹签一点点人工清理，整个过
程费时费力。”清理的同时必须避免对
文物造成新的伤害，顾岩和同伴接连数
月沉心除锈，才使得大部分纹饰清晰可
见，为后面的修复工作展开奠定基础。

对缺失部位的补配和做旧是青铜
器修复中难度较大的步骤，不仅要翻模
铸造出缺失处的形状，还需要用锡焊法
焊接相应部位。对于顾岩来说，最让她
心生敬意的就是两位大师精巧的翻模
技法和扎实的焊接功底。将补配金属
连接到本已腐蚀的青铜原件上，既要使
纹饰、器形过渡自然顺畅，更要保证焊
接牢固，可提供长时间的支撑并承受一
定的冲击力。本着修旧如旧的原则，两
位传统修复大师在修复室一坐数月，以
其高精准的手法和力度，近乎完美地恢
复了原有器形与结构。而修补处在经
过两位大师的做旧处理后，不仅颜色接
近器物本色，还表现出了锈层的质感。

“修复后的大口尊呈现出了更完美
的一面，我也从中对传统修复有了一个
新的认识。几十年岁月，只有真正沉下
心来，方能练就这样的技术。”顾岩看着
玻璃里的大口尊感怀地说。

意涵独特
商代牺首兽面纹青铜圆尊出土于

中原文化和南方文化的交汇地，它的出
土是这类大口尊的流传区域由长江流
域扩展到淮河流域的重要佐证，也是商
文化向周边区域迅速传播的重要证明。

据《安徽画报》

青铜研究大家马承源与陈佩芬曾对牺首兽面纹青铜圆尊
进行了仔细观察和点评

精美的牺首兽面纹青铜圆尊吸引了众多游客前来参观

修复牺首兽面纹青铜圆尊的工艺十分复杂

牺首兽面纹圆尊：
历经雕琢形貌尽复

尊，酒器，中国古代的一种大中型盛酒
器。《周礼·大宗伯》中记载“辩六尊之名物”，传
至如今，尊字仍有“敬重、推崇”之义。现藏于
皖西博物馆的商代牺首兽面纹青铜圆尊是大
口尊中的佼佼者，其以精美的形制和重要意义
被誉为“皖西博物馆镇馆之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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